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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1100年年来来，，他他在在寻寻访访济济南南的的记记忆忆
文物爱好者黄鹏：最先发现莲花洞佛头被盗

●人物简介：黄鹏，37岁，济南文物保护志愿者

●推荐理由：10年，民间文物保护志愿者黄鹏走了济南周边

500多个村庄，找寻那些散落的古碑刻、古村落、古建筑，为它们做
记录。古迹消亡的速度越来越快，他期待政府和更多的人能加入保
护的行列。

本报记者 孟燕 实习生 陈浩丽 王喆昱

黄鹏的地图上，去过的村庄都用圈标出来了，密密麻麻。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80后小伙

捐献造血干细胞

在济南市房产测绘院见到张
辉时，这名80后的小伙子脸上还
带着羞涩。虽然他接触了多名记
者，但每次正式、非正式的采访总
让他感觉有点不自在。

“说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张辉用手挠了挠头，事情还得从
2012年3月份说起，当时他与单位
同事一起无偿献血时加入了中华
骨髓库，10月份，他就接到了红会
打来的电话，告诉他骨髓配对成
功，他可以捐献造血干细胞。

出生于1987年的小伙子当时
并不了解捐献造血干细胞意味着
什么，但他还是毫不犹豫答应了
下来，“我一开始以为是要从腰部
抽取骨髓，得很疼，心里也害怕。
回到家，我赶紧上网查询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相关知识，才明白是
进行抽血分离，这时我心里才放
松了一些。”

接下来就是说服家人，但无
论如何，父母就是不同意，“你大
了，我们不管，但是不能拿着下一
代做赌注。”在咨询了很多医生以
及朋友后，张辉也找来父母一起
听取专家的说法。看到儿子如此
坚决，年迈的父母无奈地答应了
下来。

为捐干细胞

他放弃蜜月旅行

早在今年年初，张辉小两口

的婚礼就确定在了今年5月份，蜜
月旅行定在了普吉岛。

3月底，正在筹备婚礼的张辉
再次接到了红会的电话，称患者
的情况非常不好，准备在5月份进
行配型手术。可这个时间正好与
张辉婚礼的日子冲突，但张辉还
是决定答应下来，“大不了不去普
吉岛了，以后有的是机会。”张辉
的妻子很理解，也很支持丈夫的
决定。

2013年5月1日，一个让张辉
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迎娶
了相恋多年的女友。而2013年5月
15日，也注定是张辉铭记一生的
日子，他在这一天为远方的陌生

“亲人”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捐献之前需要提前一周打

动员剂，打上之后，身体很不舒
服，而且免疫力差，我没办法只能
呆在家里。躺在病床上，看到大粗
针管，心里也很害怕。”张辉说，从
早上8点钟到12点钟4个小时时间
内，400毫升造血干细胞捐献完
毕。新婚仅十多天的妻子一直陪
在病床边。

到了第二天，张辉又接到电
话，由于受捐助方的身材微胖，可
能还需要采取150毫升造血干细
胞。没有任何怨言，张辉又躺在了
那张让他恐惧的病床上。

“能帮助别人

我很高兴”

虽然是一名男子汉，可张辉
坦言，平时打针什么的，心里还是
会有一些害怕，最终能支撑他完

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是心里的那
份人性和责任心，在这个时候，他
有义务去帮助帮人。

“作为普通人，我能帮助别人
的机会不多，尤其是能救别人的
命，更是微乎其微。能帮助别人，
我很高兴。”张辉在接受采访时，
总是重复这句话。

直到现在，张辉只知道被救
者是一名33岁的男性，浙江人，在
上海一家医院做的手术，其它信
息就不知道了。交谈过程中，张辉
还给记者展示了一封来信，这是
由红会转交来的被救助者写的一
封信。

“……你我有缘，我又多了一
位小我7岁的山东弟弟……缘起
缘续，待康复后让我们继续这段
缘分，让爱和温暖延续。谢谢您，
兄弟！握您的手！一个承蒙大爱的
兄弟。”每次读到大哥来信中的一
字一句，张辉心里总是暖暖的。

从此，除了生身父母及亲人，
张辉心中又多了一份牵挂。按照
相关规定，造血干细胞捐献双方，
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受捐助方
康复之后，红会可以安排见面。每
次想到这里，张辉心里总是充满
了期待，“说实话，很想见一面。”
张辉说，见面并不是为了获得感
谢，而是想看看身上跟自己留着
同样血的大哥，想见见这名与他
非亲缘但又有着“血缘关系”的兄
弟。

每次与记者谈话的最后，张
辉总会有一个请求，就是希望大
家能够宣传捐献造血干细胞本
身，而不是他个人。

为为捐捐献献干干细细胞胞放放弃弃蜜蜜月月旅旅行行
80后阳光小伙张辉：能帮助别人，我很高兴

●人物简介：张辉，男，26岁

●推荐理由：他是一名普通的80后男孩，与人交谈过程中甚

至还会带着羞涩；可他又是济南市的名人，一切只因为一次偶然的
机会加入中华骨髓库，接到了配型成功的通知后，他放弃了早就规
划好的欧洲蜜月旅行，为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大哥”捐献
造血干细胞，他因此被称为“济南最美新郎官”“泉城青春榜样”。

本报记者 王倩

工作中的张辉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寻找古迹，10年走了500多个村庄

2012年济南长清五峰山莲花
洞佛头遭窃就是黄鹏最先发现
的。“2003年我曾去考察过莲花
洞，2012年又去一次。”黄鹏说，
当时他发现之前被水泥封着的
洞口被打开了，当时只是好奇
地往里面看了看，因为莲花洞
1996年曾被盗过一次。“回家后
和之前的照片对比，才发现情
况不对，两尊佛头丢了！”经过落
实后，黄鹏报了警。

通过媒体报道，30天后警方

就追回了被盗佛头。“由于位置偏
僻缺少资金和人员管理，野外文
物的现状堪忧，有些文物一夜之
间就被盗走了。”黄鹏一声叹息。

黄鹏对古老文物古迹的消亡
感到惋惜，市区的老街巷都是成
片拆迁，像之前的卫巷、高都司
巷、宽厚所街等，短时间内就没
了，变成了高楼大厦。“没了就是
没了！”黄鹏强调，这些古迹都从
不同方面反映着济南的历史，像
下井村2004年去的时候还有不少

碑刻，等到2010年就都建成了商
品房。

现在他们有一群致力于文物
保护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在
一起组成了“济南人文历史圈”，
现在不到20个人。“我是最年轻
的，年轻人很少。文物保护得耐得
住寂寞，一个字一个字地考证，一
坐就是三四个小时。”黄鹏坦言，
个人的力量有限，希望政府部门
和普通市民都能加入文物保护的
行列中。

最先发现莲花洞佛头被盗，痛心古迹消失快

黄鹏的爱好与众不同，他最
爱那些古老有沧桑感的文物古
迹，这和他公务员的工作似乎有
些不搭边。“这个爱好支撑我走了
10年，几乎走遍了济南周边的每
一个乡村。”17日，黄鹏拿出随身
携带的一张济南地图，他去过的
村庄就用笔画个圈，上面已经密
密麻麻。“没有细数过，怎么也得
有500多个了，5年我的车里程就
到14万了。”

2002年，黄鹏买了第一部数
码相机，因为热爱泉水，他拍摄了
600多个散落于村落和深山的泉
子。有些泉子旁有古庙相伴，他开
始对文物古迹着迷，那些老民居、
老建筑、老祠堂、老泉井、石刻造
像、碑刻题记似乎有一种魔力在
呼唤着他。

2008年，他开始转向碑刻，并
在朋友的提醒下保存整理资料。

“见了就拍下来，整理了4000多块
碑刻，有100万字的资料。”黄鹏强
调，那些掩藏在村落里的普通碑
刻，它们能为地名沿革、名人官职
变化等方面提供重要依据，有时
甚至可以弥补地方志遗漏。

平时要上班，他只能用周末
或节假日出去。黄鹏需要前一天
做计划，第二天出门。通常早上天
不亮就出门，一双运动鞋、一部相
机，还有一根拐杖打狗用。“别看
我个子高，但出去考察一天不吃
饭都感觉不到饿。”考察过程中，
他曾遇到过5只狼狗追赶，慌不择
路差点栽下悬崖，有一次跌断韧
带不得不卧床在家。

历史变迁，史料记载中的地

方找不到也是常事，有时候跋山
涉水数十公里，却一无所获。“一
个人在荒山野岭，什么也找不到
确实很失落。”黄鹏说，但是无意
中也发现了不少古建筑，像张夏
镇某村的单体造像、团山造像、济
南唯一一座十字穿心阁以及元代
古碑残块。

“一些碑刻前两年去还有，
现在就没了；还有些几年前能
看 清 楚 ，现 在 就 看 不 出 字 来
了。”这段时间，黄鹏正忙于校
对 他 的 新 书《 新 修 济 南 金 石
志》，这部近一百万字的志书作
品凝结了他十年的心血，而上
次对济南金石的收录和编纂要
追溯至道光年间冯云鹓的《济
南金石志》。“已经是第三次校
对了，希望能少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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